一场关于理解与唤醒的教育感悟
——当数学教师遇见《儿童人格教育》
常州市武进区礼河实验学校  黄小青
案头的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翻到最后一页时，窗外的梧桐叶正簌簌落在我班教室的窗台上。作为带了多年毕业班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，我曾在办公室里为“屡教不改”的作业拖延症学生皱眉，在放学路上为单亲家庭女孩躲闪的眼神揪心，也在数学竞赛颁奖台下为那些因紧张而算错最后一步的孩子叹气。阿德勒的文字像一把温柔的解剖刀，剖开了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——原来那些让我焦虑的“问题”，都是孩子在用独特的方式诉说内心的渴望；那些被我简单归为“态度”的表象下，藏着自卑与超越的永恒命题。这场阅读之旅，让我重新理解了“教育”二字的重量：它不是雕刻，而是唤醒；不是灌输，而是对话。
一、从“纠错者”到“解码者”：师德的内核是看见完整的儿童
六年级数学的“分数运算”单元总让我格外头疼。班上有个叫小航的男孩，作业本上的红叉像开了花，课堂练习时总把草稿纸揉成团。第一次找他谈话，他梗着脖子说：“反正我就是学不会。”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我可能会把他归类为“学习态度不端正”，然后联系家长加强监督。但读罢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，我突然想起阿德勒的话：“儿童的每个异常行为背后，都有其心理动机。”我开始观察小航的课间活动——他总在教室后排摆弄魔方，手指翻飞间能快速还原出复杂的花色；科学课上做电路实验时，他调试灯泡亮度的专注神情像换了个人。
带着这些观察，我再次坐在小航对面：“听说你魔方还原特别快？”他愣了一下，耳尖发红：“我爸教过我。”我顺势拿出草稿纸：“其实分数运算就像拼魔方，每一步都要找到对应的‘块’。你看，3/4加1/6，是不是要先找12这个‘公共面’？”他低头盯着纸面，笔尖轻轻划动：“老师，原来通分不是凑数，是找共同的‘魔方面’。”那天放学，他主动留下来问：“明天您能给我留一道‘魔方式’的数学题吗？”
阿德勒强调“整体人格”的重要性，提醒我们每个孩子都是带着独特的生命经验来到学校的。当我们用“问题标签”简化儿童时，其实是在用成人的傲慢遮蔽他们的心灵之光。小航的转变让我明白：教育的起点不是“纠正错误”，而是“看见完整的人”。数学老师的眼里不能只有对错，更要有对生命独特性的敬畏；班主任的职责不是“管理秩序”，而是“守护成长的可能性”。这种认知，让师德从抽象的“爱学生”落地为具体的“理解学生”——理解他们的认知局限，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，理解他们用偏差行为发出的心灵呼救。
二、从“知识传递者”到“成长陪伴者”：教育的本质是社会情感的唤醒
教毕业班的日子里，最常遇到的困惑是“为什么有些孩子明明聪明，却总在关键处掉链子”。阿德勒提出的“追求优越”理论给了我新的视角：儿童的每一个行为，本质上都是在追求“优越感”，但这种追求可能走向两种方向——建设性的（通过合作与努力获得认可）或破坏性的（通过贬低他人或逃避挑战获得虚假优势）。六年级的小琪就是典型例子：她数学计算精准，却总在小组合作时抢着报答案，甚至在同学讨论时冷笑：“这么简单的题你们都不会？”
按照书中的建议，我没有直接批评她的“不合作”，而是在一次单元测试后设计了“解题思路分享会”。我特意安排小琪讲解一道需要多步推理的应用题，当她卡在“如何用线段图表示数量关系”时，平时被她轻视的小宇举起了手：“我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分开画。”小琪的脸涨得通红，却还是鼓起掌说：“你这个方法更清楚。”分享会结束后，我悄悄对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真正的厉害不是自己走得快，而是能带着别人一起走。”后来，她主动担任了数学小组的“小导师”，在教别人的过程中，不仅自己的思维更严谨了，和同学的关系也变得融洽。
阿德勒认为，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“社会兴趣”的人——能够理解他人、合作共享、承担责任的人。数学学科常被认为需要“独立思考”，但真正的数学素养恰恰包含“用数学语言与他人对话”的能力。小琪的转变让我意识到：作为教师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学生训练成“解题机器”，而是引导他们在知识探索中建立与他人、与世界的联结。当数学课堂从“个人竞技场”变成“思维共同体”，当“正确答案”不再是唯一目标，孩子们学会的不仅是数学知识，更是终身受益的社会能力。这种教育，比单纯的知识传递更有温度，也更接近教育的本质。
三、从“经验依赖者“到“成长型教师”：教育者的自我超越是终身课题
书中有句话让我反复回味：“教育的错误在于，它往往把儿童看作是一个需要填充的容器，而不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种。”作为有着二十多年教龄的教师，我曾一度陷入“经验主义”的舒适区——熟悉每个年级的知识点，掌握几种有效的管理技巧，甚至能预判学生可能出现的“典型问题”。但六年级下学期的几个教育事件，彻底打破了这种“确定性”：那个总在数学课上画漫画的“问题学生”，原来是用这种方式缓解父母二胎带来的焦虑；那个计算速度奇慢的女孩，竟是因为长期被比较产生了“习得性无助”；就连最乖巧的班长，也会在考试失利后躲在厕所偷偷哭，因为害怕辜负“好孩子”的期待。
[bookmark: _GoBack]这些发现让我惊觉：教育从来不是“用已知应对未知”，而是“在与未知的对话中不断更新自我”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学生，我开始记录每个孩子的“成长档案”：小航的魔方等级、小琪的绘画获奖证书、“漫画男孩”的周记片段……这些看似与数学无关的细节，恰恰是他们生命的“密码本”。当我带着这些“密码”走进课堂，那些曾经让我困惑的“问题”，都变成了理解儿童的钥匙。比如，给“漫画男孩”布置“数学漫画日记”作业，让他用画笔解释“圆柱体积公式的推导过程”；让“习得性无助”的女孩担任“进步记录员”，每天记录自己“今天比昨天多会了一种题型”。这些尝试不仅让数学学习变得有趣，更让我在与学生的共同成长中，重新找到了教育的热情。
阿德勒说：“教师是儿童在学校的第二父母。”这种责任的分量，不仅在于知识的传递，更在于人格的影响。当我们要求学生“勇敢面对错误”时，自己是否能在教学失误时坦诚反思？当我们鼓励学生“合作互助”时，自己是否能在同事遇到困难时主动搭把手？教育是一场“以心传心”的旅程，教师的精神高度，终将决定学生能抵达的远方。这种认知，让我从“经验依赖者”转变为“成长型教师”——不再满足于“教得对”，更追求“教得好”；不再恐惧“被学生问倒”，反而珍惜每一次“共同探索”的机会。
合上书页时，夕阳正透过窗户洒在教室的数学角上。那里贴着学生们用彩纸剪的“分数树”，每片叶子上都写着不同的分数，根须处写着“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看见”。这或许就是教育最美好的模样：它不是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期待的样子，而是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；它不是用成人的标准丈量童年，而是蹲下来，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；它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，而是双向的心灵唤醒。
作为小学六年级数学老师兼班主任，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：既要教会孩子们解开数学题，更要帮他们解开成长的密码；既要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，更要滋养他们的心灵力量。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没有给出具体的教学技巧，却教会了我最珍贵的事——教育的前提是理解，理解的起点是共情，而共情的终点，是看见每个孩子眼中独特的光芒。这束光，终将照亮他们未来的人生之路，也会照亮我作为教育者的成长之路。
